
8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十二版）2020年1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454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星期一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

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

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19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

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记 者：1985年，《作家》杂志曾经约你写一篇文章，谈

谈对韩少功《文学的根》的看法。你在一篇文章里说，当时

本来是有一个看法要说的，但是最后没有写出来。您本来

要说的是什么？

冯骥才：《神鞭》发表后，《作家》杂志给我写了封信，觉

得我在文化问题上肯定有些想法，就把韩少功的文章大样

发给了我，希望我发表意见。

我认为韩少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写小说的人有

两种，一种是纯写小说的小说家，一本一本写起来没完；还

有一种作家更关心社会，头脑里总装着一些超出小说的东

西，这一类属于文学家。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

代，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在开放的初期，走在最

前边冲锋陷阵的是一批作家，哲学界、思想界、理论界也都

特别活跃。那时候大家愿意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也很有勇

气的、跟现实结合得很紧密的观点。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

点发表出来，都是为了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走。

那时候的文坛是相互支持的，而且大家在心里都认为

文学是神圣的、纯粹的。我接到韩少功文章大样的时候，很

激动。文章一开始，他就问：文化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我

之前也思考过。我后来在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我当时从

意大利回来的时候，路过意大利的三个城市罗马、佛罗伦

萨、威尼斯。我在文章中就用中国的三个城市与它们进行

比较，一个是郑州，一个是开封，还有一个是洛阳。我们这

三个城市作为中华大地的三座古城，它们都位于中华民族

腹地，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但是你站在那个城市里放眼一

看，好像我们的历史找不着了。所以，我在1990年开始做

文化抢救，就是出于这种对文化的感情。我觉得韩少功感

动我的，首先就是他那种文化的情怀。

记 者：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对文化问题的关

注，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趋向。这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冯骥才：我和刘心武那时候在《人民文学》讨论，是写

社会还是写人生的问题。刚一开始，写伤痕文学的时候，主

要写的是社会问题。那时候，整个社会积攒了大量化不开

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去撞击它，把问题提出来，让人们思

考。可是写到几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想往深里扎，往文学性

里“扎”。在“扎”的时候，我开始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这样的小说。要进入文学本身，人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路

遥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人生》。那一代作家很有

意思，都有一种作家的情怀、文化的情怀。

9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把笔放下来，做天津的一些城

市保护工作，跑到第一线去做。到一线工作之后，我发现我

们大地上的文化状况，就跟韩少功讲的情况一样。在《文学

的根》中，韩少功引用了阿城的一句话：“一个民族自己的

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这

句话，我印象很深，这个悖论讲得很好。如果不注意保护，

有很多文明就失落了。但是，也不容易被完全忘却，可能有

很多东西还是留在人世。

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文化的问题，到写《三寸金莲》和

《俗世奇人》的时候，我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就更清晰了。我

认为，一个地域的文化，除去保留在精英文化里的精神文

化，还有保留在民间文化里的生活文化，比如各种民俗，包

括民间节日活动、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等。作家确实要通过

精神文化书写来寻文化的根，但我个人要做的，跟“寻根文

学”作家们做的，还不完全一样。我更关切的是这个文化中

最深刻的东西，实际就是地域性格，地域性格形成后往往

是不可逆的。比如，北京的文化性格就表现为老舍所写的

北京人和后来王朔所写的北京人。上海也是这样，就是王

安忆所写的上海人的地域性格。

《俗世奇人》里的这组人物，实际上我还没写完，准备

继续写。现在写了两本30多篇50多个人。写完这50多个

人，再加上我原来写的几个中长篇，基本上就把天津人的

性格留在纸上了。我觉得这是最深刻的文化，也不容易被

忘掉。所以后来我在做民间文化抢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

出于一种作家情怀。

记 者：你在创作《神鞭》包括后来的《三寸金莲》时，

是不是对于后来整个寻根文学，包括 80 年代末的“文化

热”已经有所预感？

冯骥才：作家对时代是最敏感的，所以感悟几乎是一

样的。我最早写的小说，本来叫《创伤》。这是一篇中篇小

说，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还没有拿出来交给出版社的

时候，卢新华已经把《伤痕》写出来，发表在《文汇报》了。于

是我的小说就不能叫《创伤》了，所以我临时改名字，最后

叫做《铺花的歧路》。后来，当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时，我

的《神鞭》已经写完了。但是，我对文化的具体想法是和别

人不一样的，我写文化问题总是观照现实，不会纯写历史

文化。其实每个作家都不一样，但是都觉得文化是肥沃的、

深厚的土壤，都可以从中挖一口自己的深井。

记 者：您的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您怎么看待

“现实主义”？

冯骥才：很多人容易误解现实主义，以为现实主义就

是写现实的文学，实际上并不是，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

人物，另外要有生动的细节。现实主义手法在我的小说里

很多，从早期的伤痕文学一直到《单筒望远镜》。我要表现

的东西太大了，需要非常直接地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还是

采取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另外，我也用一种

“以历史观照现实”的写法，非常典型的就是《神鞭》。我为

什么喜欢这样的小说？因为这种小说是一个有弹性的袋

子，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当我有很多很稀奇古怪的想法，可能就会写先锋小

说。当我面对现实，感到现实本身的力量足够强大，有时候

比艺术家的想象更有创造力的时候，我当然会用现实主义

或者非虚构的方法。很多小说写的好像是历史，实际并不

是历史，而是现实问题。《西游记》就是这样的小说。

中国文化艺术有一个独特的东西，就是把创作的一半

交给读者自己完成。在戏剧舞台上，比如《十八相送》，梁山

伯和祝英台结伴而行，一会儿路过庙，一会儿是桥，一会儿

是井。实际上没有庙，也没有桥和井，他们俩就这么把十八

里走过来了。可是台下观众看得非常满足，为什么呢？因为

演员一边唱的时候，你会一边思索和想象，你也进入创作

了。所以，中国艺术伟大在哪？它把一部分创作交给读者

了，就跟中国画里的留白一样。

记 者：您既是作家，也曾是评论刊物《文学自由谈》

的主编。您怎么看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冯骥才：我办过很多刊物，有一种叫《口袋小说》。我提

倡要把生活中一些非常有灵性的东西写成小说。那时候我

写过一篇文章叫《解放小说的样式》，认为小说可以用各种

各样的样式，自由地去创造。我当时非常喜欢评论和争论。

有一次，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我收到很多批评甚至谩骂的

信。后来上海《书友》杂志找到我，希望我把这些信给他们

发表。我选了14封信寄去。他们主编看完后说，这有损作

家的形象，不宜发表，又给我退回来了。我给他回了封信

说，你们错了。作家就应该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争论中间，这

样才能激活作家的活力。

有一次，我们去萧伯纳的故居参观，看见书房里挂了

一张巨大的画像。当地人介绍说，这个人是专骂萧伯纳的。

作品一发表，他就要批评，所以萧伯纳就找人画了一张这

个人的像挂在书桌对面，用这个人来激发自己。这让我觉

得，萧伯纳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批评可以激发一个作

家的思考和再思考，所以，我办《文学自由谈》的时候定了

一条原则：这个杂志只能批评我，不能发表扬我的文章。我

觉得我们太需要自由的批评，如果没有自由的批评，文学

也没法活跃。所谓自由的批评不是政治批评，也不是无理

的谩骂，它是关于文学本身的一些不同意见。批评是把另

外一种文学的主张和看法提出来，对别人也可能是一种启

发。根据我的经验，批评越多的艺术领域往往就越活跃。批

评家应该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

这样的批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

“把创作的一半交给读者完成”
——访作家冯骥才 □本报记者 丛子钰

本报讯 近日，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和山西

省作协共同主办的新中国文学七十年和新时代创

作研讨会在太原召开。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廖奔，

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小说选刊》主

编徐坤，以及张锐锋、李晓东、邓一光、吴克敬、田

瑛、朱辉、王春林、潘灵、葛水平、津子围、李骏虎、

鲁顺民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谈到，新中国七十年文学，各种风

格、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纷纷涌现，构成了极为丰

富的文学景观。在这其中，现实主义创作始终占据

主流地位。从山西的“山药蛋派”、河北的“荷花淀

派”，到陕西、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各种现实主

义风格创作，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创作潮流。从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的新时代，现实主义佳作

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作家们没有停止探索的步

伐，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采取多样的艺术形式

进行创作，使文学百花园更为繁茂。

对于新时代的创作，大家认为，要进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这是进行文学创作、评论与研究的指导思想。文学

要履行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就必须

继承老一辈作家的好传统、好作风，并根据新时代的语境和需求，创

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佳作。近年来，各级作协组织积极组织

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扶贫第一线进行采访，催生出一批

精品佳作，拉近了作家和读者的距离，产生了多方面的效益。作家要

进一步增强深入生活的自觉性，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李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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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

心和作家出版社主办的飞行员诗人王峰诗集《天际线》研讨暨发布会

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山航集团

纪委书记林海波，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杨虎，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

事长路英勇等出席活动。施战军、张清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

等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

与会者谈到，飞行员诗人王峰对“飞行”与“诗歌”均有独到的理

解，他在不同的维度上实践着对人对自由的追寻和卫护。飞行和诗歌

本身有一种古老的隐喻关系，王峰自觉、投入地抒写飞行领域，具有

独到的角度、眼光和感受力。王峰是一个有朝气、有正能量的诗人，他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游走和创作，对世间一切充满敬畏，对大地上的事

物充满珍视和怜悯。他的诗歌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在大与小、远与近、

心灵和宇宙之间自由切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欣 闻）

王峰诗集《天际线》首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主办的

“单眼与复眼的荒野邂逅——半夏《与虫在野》新书分享会”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科普作家张劲硕、评论家季亚娅、主持

人周微与作者共聚一堂，围绕新书展开交流分享。

《与虫在野》是一部关于昆虫的“百科全书”，图文并茂地讲述了

作者寄情自然的亲历故事。为创作这部作品，半夏历时5年俯身大

地，透过双眼和镜头直面昆虫的世界和自己内心的“博物之爱”。她

以对虫类的友爱之心生动阐述了各个物种的周期节律，传递出寄情

自然的人文关怀。与会者认为，作者专注于博物之趣，饱含深情地创

作出这本有趣的读物，展现了其家乡的生物多样性。作品将文学与

科学有机结合，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透露出文化的内涵。在半夏

看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可以找寻到与自我相处的完美关系，希望

更多人尝试着寄情自然，懂得细微处的美好。

《与虫在野》新书发布

本报讯 为展现校园诗歌创作风貌，引领校

园诗歌写作潮流，《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将与分享

通信集团共同举办一场面向全国范围大、中、小学

生的征文活动——“分享通信·尚5G杯十大校园

诗人评选”。1月3日，“十大校园诗人评选”活动启

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出席并

讲话。《诗刊》主编李少君、主编助理霍俊明，分享

通信集团董事长蒋志祥，中国诗歌网总编辑金石

开，以及曹宇翔、汪剑钊等诗人、评论家参加启动

仪式。

白庚胜在讲话中说，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需要有更多的青年诗人涌现出来。此次征文评选

活动旨在激励广大校园诗人的创作热情，发掘更

多优秀青年诗歌写作者，为新时代中国诗歌的繁

荣提供更多的后备力量。

大家在发言中表示，《诗刊》社和中国诗歌网

近年来在推动诗歌走向大众方面推出了许多有意

义的举措。这次评选活动将有利于促进诗歌走向

校园，让校园焕发诗的生机与活力。如今的校园诗

人有幸赶上5G时代，移动互联网必将更好地助

推优秀诗人诗作的传播。

据悉，本次活动将分为大学组和中小学组，各

评出十大校园诗人。投稿通道近日在中国诗歌网

正式发布。 （欣 闻）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和高邮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在江苏高邮揭晓。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中共

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等参加评奖活动。

本届评奖于2019年6月启动，评选范围为2017至

2018年度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所载短篇小说，经提名委

员会提名，复评委员会评审，最后由终评会评出，《火烧

云》《白耳夜鹭》《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两瓶酒》《等待摩

西》《红尘慈悲》《旧姑娘》等作品获奖。

作为本届汪曾祺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吴义勤说，汪曾

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作家，他的很多小说都

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举办汪曾祺文学奖，就是要把他

的作品、他的风格，推介给更多的读者，同时激发当代短

篇小说的创新活力。同时，汪曾祺文学奖的设立，对于挖

掘地方文化内涵、延续地方文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2020年

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高邮举行。

又讯 1月4日，“《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

排行榜”正式发布。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的

《云中记》、蒋韵的《你好，安娜》等5部作品入选长篇小说

榜，田耳的《开屏术》、蔡东的《来访者》、孙频的《鲛在水中

央》等9篇作品入选中篇小说榜，迟子建的《炖马靴》、邵

丽的《天台上的父亲》、哲贵的《图谱》等5篇作品入选短

篇小说榜，欧阳江河的《埃及行星》、胡弦的《蝴蝶》、蓝蓝

的《海之书》等7组作品入选诗歌榜，于坚的《父亲记》、万

方的《你和我》、张承志的《拉萨的启示》等8部作品入选

散文（含非虚构）榜。

据介绍，“《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创办

于2017年，已连续举办三届，旨在发现大时代里具有大

格局、大气象的作品。本届榜单的出炉经过了初评、终评

两个阶段。提名评委由33位青年批评家组成，有效提名

413部作品，涵盖75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终评委由17

位知名批评家和刊物主编组成，力求体现职业背景、文学

观点的多元性，以保障排行榜的视野足够开阔。（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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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联合主办

的“我经历的新时期文学黄金岁月——张守仁《名作家记》新书发布

会”在京举行。作者与宁肯、周晓枫、彭程等作家、评论家共聚一堂，围

绕新书展开交流分享。

张守仁生于1933年，是文学期刊《十月》创始人之一，曾任《十

月》副主编，从事文学编辑工作40余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期出

版的《名作家记》是他的最新散文集，记述了他与数十位知名作家的

交往故事。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张守仁与作家们围绕文学和作品接

触渐深，成为挚友、诤友，情谊深厚。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又常年以

日记记录生活点滴，因此即使在耄耋之年抚今追昔，也能做到笔下所

写准确详实、细节清晰。

与会者认为，《名作家记》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坛各种流派和名家

林立的全过程。从这部书中，可见名作家们的人生经历、文学见解、个

性特质甚或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可观时代细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变迁。作者用一种让文学史形象化、具体化、鲜活化的方式，对中国

文学的黄金岁月进行了一次深邃的凝视，赋予时代中的各种人物和

经典文学以独一无二的认识方式，脉搏跃动，血肉丰满。作者对文学

事业怀有赤诚的热爱，多年来与作家们密切交往，因此他笔下的每一

位人物都是鲜活生动的。

张守仁表示，他所交往过的这些老作家们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和满腔的爱国心。“写下长达40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期黄金岁

月中文学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

活细节，不让它们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也

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

张守仁推出《名作家记》

由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省美协、北京画院主办，北京画院美
术馆承办的“重师造化——黎雄才的寻
源之路”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
作为北京画院“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
列展”的重要项目，此次展览选择岭南画
派代表画家黎雄才为研究对象，以“重师
造化”为题，分成“万里只车随屐筇——
对景写生”“气倾百代凿洪濛——变革新
风”“河山脚底蓝本供——创变粉本”三
大板块，共展出了黎雄才的百余件画
作。展览将其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画
发展情境之中，试图回归黎雄才“寻源之
路”的创作轨迹与艺术实践。展览将持
续至2020年2月23日。图为黎雄才作
品《西子湖》。 （小 辰）


